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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

缘起

7月 28日清晨，我打开 iPad，看到一
条消息——

鸿路弟，昨晚世光上网约我说话，他
刚从美国回香港。8月底，将去北京当评委，
想在此前先来青岛，邀请你来一道游玩几
天，此行一切费用世光承担，他特地让我说
明，难得我们这么多年来，终有一个时间表
可以面对面交谈啦！

我非常激动，马上告诉了妻子，和她
分享这愉悦，准备踏上飞往青岛的旅程。

崔世光是著名钢琴家、作曲家。2008
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时，10位世界著名
钢琴大师和天才新秀在国家大剧院演奏
的《喜庆中国》，就是他的作品，这次来京
是应邀担任2017年“斯坦伯格杯”全国青
少年钢琴大赛总决赛评委。给我留言的
是他姐姐崔美玲。

我与这位钢琴家的缘分，要从三十
几年前说起——

1983年11月26日凌晨，我冒着初冬
的寒冷，匆匆赶到火车站，那是一趟 4点
40分由丹东开往沈阳的慢车。和我同行
的是一位瘦骨嶙峋的老人，他是崔世光
的父亲崔锦章先生。

1979年，崔老先生的冤案得以平反，
领导派我同他回青岛落实住房问题。从
火车一声长鸣奔驰起来，我便怀着好奇
的心理开始了“采访”，听崔先生慢条斯
理地述说。

到了崔家——伏龙路四号，那是一
座老教堂的查经室，不足 10平方米的小
屋。老教堂已经变成了大杂院。崔太太
王澄美曾是一位音乐老师，少时跟俄国
人学钢琴，就读于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
院期间，钢琴也是她的选修课。

从和两位老人的谈话中，我知道了
安东历史上的一件稀奇事：百年之前，很
多丹麦人来到此地，最多时竟达七十多
位，有医生、护士、教师、园艺师、工程师。
他们在这里建立了医院、学校、育婴堂和
贫民救济所，很多人在这里度过了自己
的一生。

足迹

“丹麦人与安东”这个话题，一直留在
我脑海中，这是一段不该遗忘的历史，我应
该为家乡留下一段岁月的见证。

百年前，丹麦人为何从遥远的北欧
来到小城安东呢？官方对于这段历史的
记载较为简括，所以，我要走访旧地，寻
访故人。

几年来，我肩挎背包，带着相机和简
单的食品，从城市到农村，从县城（东港、
凤城、岫岩、宽甸）到海边，凡有丹麦人建
筑的地方，无论是礼拜堂、育婴堂，还是
医院、学校等，我都要驻足。记不清走了
多少回，对着这些“石头写成的史书”，也
记不清按下了多少次快门。

在触摸这些老建筑的同时，我采访
了与这段历史有关联的人物。

丹麦人在安东的活动，最早起源于
大孤山（1896年），有一位丹麦女士聂乐
信（Marie Ellen Nielsen）加入了中国国
籍，1960年去世，埋葬在孤山脚下，终生
未嫁。

采访中，我得知照料她晚年生活的曾
是孤山教会的厨师，名叫“王成仁”。由此，
我便开始寻找王成仁。但是，1959年王成
仁以反革命罪被捕，获刑15年，出狱后下
落不明。我想，既是有案底的人，到司法机
关看卷便是了。结果，当地司法机关查无此
人。于是，我又回到孤山。事隔几十年了，王
成仁已经被岁月所淹没，我只好走街串巷，
四下打听，终于遇到了一位叫张文厚的知
情人。

原来，王成仁入狱后，妻子自缢身
亡，时年六七岁的女儿也被送到庄河了。
我赶到庄河，从户籍上查找王成仁却没
有结果。我有些蹊跷，地方的史记明白写
着“教友王成仁帮助照料她（聂乐信）的
生活”，怎么这个人就无影无踪了呢？此
时，我忽然想到，既然知道何时被捕的，
那么把当年被捕的王姓男人“过筛子”，
或许从中会发现踪迹。于是，我又回到检
察院，记不清看了多少本卷宗，就在头昏
眼花之时，忽然一行字跳入眼帘——

“王生仁 男 反革命 住孤山（教堂
炊事员） 1959 年 8 月 29 日被逮捕”。接
着，卷宗出现“丹麦人聂乐信”的字样，我
顿时心跳加速，真是山穷水尽之后柳暗
花明。“王生仁”正是我要寻找的那个“王
成仁”，一字之差，乃是“乡音”惹的祸。

从在育婴堂长大的孤儿到丹麦人所
建医院的医生、护士；从上世纪20年代与
丹麦人共事的牧师的子女到上世纪60年
代参与安葬最后一个丹麦人的乡亲。有
些人已经安息了，我便去寻找其后人。算
起来，我大约采访了三十多人，其中有的
采访数次。被采访者多为花甲之年，有的
甚至是耄耋老人，让这些老人去回忆百
年来的风雨苍黄，实在是一种沉重的负
担。

采访也有吃闭门羹之时，如一个自
杀的牧师之子，几经周折，历时半年之
久，终于有了联系，但始终不肯露面；还
有一个老人，他的父亲曾在大孤山贫民
救济所饲养奶牛，由于家贫，他五岁时就
被聂乐信收养于幼稚园。我拎着水果上
门拜访，但任凭你问什么，他就是三缄其
口。

令人哀伤的是，采访中两位老人先
后去世，时不我待啊！

溯源

采访中，我听说几乎每年都有来瞻
仰老建筑的丹麦人。我想，如果能和这些
丹麦人搭上线，我的采访或许又能多开
一扇窗。

恰巧，孤山的李芳女士送给我一本丹
麦杂志，里面有一幅插图，是几个丹麦人和
中国人在孤山关帝庙前的合影。我如获至
宝，经过走访，认出了照片中有当年生活在
孤山的聂乐信小姐和柏卫（Conrad S.
Bolwig）、米娜（Minna Hass）夫妇。我想联
系图中人的后裔，寻访中联系到一位驻京
的丹麦记者，我抱着碰运气的念头开始发
信，附上那幅图片。他很热情，给我介绍了
一位年轻的丹麦人西蒙，他出过一本书，讲
述丹麦人在满洲的历史。

西蒙向我提供了一个丹麦邮箱，说
一位尤根（Jorgen）先生可以帮助我。

给尤根去信后，很快收到了回复，并
且，还发来了一份英文资料，作者是美国
人罗夫·莫特（Ralph Mortensen）博士，
他对聂乐信小姐在大孤山晚年时的书信
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写成了一本《在社会
主义制度下度过的最后14年的信函》。

2012年春，尤根先生来信告诉我：父
辈曾在安东工作过的包爱光（Helga Pal-
lesen）女士来访的日期和下榻的宾馆。当
年5月19日晚，我如约来到包爱光女士的
客房。迎接我的是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
这时我才知道，尤根先生是丹麦教会的秘
书，曾在南也门和阿拉伯做了 10年传教
士。与包女士同行的还有两个姑娘，是她
的孙女和外孙女，她们在我带去的丹麦杂
志里看到丹麦人在大孤山的合影时，惊喜
地叫起来。她俩表示把杂志带回去，找时
间翻译为英语，再还给我。太令人兴奋了，
这篇文章终于可以“揭晓”了。

包 爱 光 告 诉 我 她 的 父 亲 包 乐 深
（Anders Aagaard Poulsen）曾于 1914 年
在大孤山崇正女子学校（聂乐信所建）任
教。我邀请她去大孤山时，她笑着连连点
头“好！好！”

三天后，我陪包女士打的来到了大
孤山，那天天气极好。

当她看到女校有些房子已经化为残
垣断壁，不由得轻声叹息。又听说聂乐信
的坟墓也不知何处了，更是触景生情，说
起她的母亲包珍珠（Margrethe Aagaard
Poulseh）的故事。

她的父亲在劈柴沟当校长时（丹麦
人所建三育中学），母亲做音乐老师，同
时，在家开了一个小诊所。1927年，爱光
出生了。1945年伤寒流行，母亲每天给病
人送药。在治疗一个发病的男孩时，她被
传染了。病重时，她还说起劈柴沟的奶牛
可能有结核病，担心孩子们传染了。几天
后，不幸去世。

这次来，包爱光想去母亲墓地献上
一束鲜花，可是那里只有荒草萋萋……

包爱光回丹麦后，找到了柏卫和米
娜的孙子 Niels Geert Bolwig。这位先生
听说有一个中国人在研究先辈的历史，
喜出望外，抱病和夫人整理出他祖父母
在大孤山的工作和生活的文字发至我的
邮箱。尤根先生说过一句话，给我的印象
很深——丹麦人是有历史责任感的。

遥思

一座城市要有自己的历史，就如一
个人不能没有自己的童年一样。为了让
更多的人参与挖掘和了解家乡的历史，
我内心产生了一个纪念丹麦人的活动计
划。首先，组织发起了一个纪念丹麦郭幕
深小姐来华110周年的活动。

清末，26岁的郭慕深（Karen Gormsen，
1880—1960）小姐从丹麦来到安东，在元
宝山下建立了安东史上第一家女子西医
院，带来了先进的接生方法。

当时，妇女生产靠的还是接生婆，
文明的接生方法使很多安东的妇女儿
童远离了死亡。安东的孕妇第一次有了
产房，贫苦人家不但免费，还有护工把
小米粥和鸡蛋端到产妇的床头。后来，
郭慕深发现医院周边常有弃婴，有女
孩，也有残疾儿，甚至冻饿而死。她向官
府提出了建立育婴堂，收养孤儿，但没

有得到“恩准”。不久，安东遭遇瘟疫，百
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在安东的丹麦人
奋不顾身地投入了救灾之中。当局感念
于此，便在青龙山下拨了一块荒地，由
此，郭慕深建起了育婴堂（1916 年）。建
成三十余年来，抚养了三百多名孤儿，
而她孤身一人，终生未嫁。1950年底，郭
慕深已是白发苍苍的七旬老人，她告别
安东，乘船返回丹麦。

我召集参与纪念的人员，很多都是
与这段历史有渊源的人，如当年育婴堂
的孤儿刘玉清（退休于某银行职员），育
婴堂孤儿林杉（中学音乐教师）的夫人刘
秀茹（退休于某厂企管人员）；丹国医院
助产士刁春馥之子罗文璞（企业家、丹东
市人大代表），丹国医院助产士刘葆珍之
子于美则（退休工人）……

尾声

1934年，在安东十余里外的劈柴沟，
一个洋妞妞呱呱坠地。她的父亲吴立身

（Kaj Johannes Olsen，1898—1973）在三
育中学任教19年。半个多世纪之后，小姑
娘已是白发苍苍，从遥远的丹麦而来，坐
在我家里娓娓而谈。她就是丹麦作家吴坤
美（Estrid Nielsen）女士，年轻时就读于哥
本 哈 根 大 学 ，曾 以“ 丹 麦 人 在 东 北

（1894—1950）”为研究课题。听说我也正
深入其中，她很感兴趣，非常想知道一个
中国人笔下的丹麦故事。

在闲谈中，吴坤美女士问起杜鹃花
和草莓，因为这两种植物是当年丹麦园
艺师在劈柴沟栽培的结果，前者是从山
里移植的，后者是从丹麦引进的。我告诉
她，草莓生产的规模在全国是数一数二
的，杜鹃花已被命名为市花。

崔世光旅欧演出时，还特意探望过
吴坤美女士。后来，世光在信中对我说：

“丹麦教会及民间人士在辽东的史记，以
及丹国医院等，在丹麦早已经是历史的
一部分。在中国似乎已经被 pass了。我看
了您的文章个别章节，才知原来并非如
此……”

忽然，飞机发生了一阵震颤，我的心
不由地收缩起来。世界是如此奇妙，人生
又如此短暂，恍惚之间，我想起了这样一
句话：“人重要的不是年龄，而是经历，有
的人活到一百岁也没经历过什么事。”飞
机渐行渐低，我看到了蔚蓝色的大海，青
岛近在眼前了……

作者介绍：孙鸿路，男，1948 年 9 月
出生于黑龙江，1990 年进入检察机关，
先后在辽宁省丹东市检察院渎检处、法
律政策研究室、公诉处、反贪局、控告申
诉处等岗位任职。2008 年 9 月退休后，
专心于丹麦人在丹东的历史资料收集
工作，已形成 20 万字的非虚构文学作
品。日前，丹东市政府史志办邀请孙鸿
路参与到当地史志撰写计划中。

从检察官岗位退休后，我着手研究百年前丹麦人在安东（今辽宁省丹东市）的历史，历时十年，笔耕不辍，形成二十万字

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并搜集了大量历史照片。

一个中国检察官的丹麦故事
□孙鸿路

高莽老师静静地躺在花丛中，我
总觉得恍惚。这曾是一位多么可爱
的老人，每次见面，他总是乐呵呵地
跟我聊天；他喜欢画，只要看到喜欢
的东西，他就拿起笔来。我曾记得在
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
大会时，他曾一个人跑到北京饭店金
色大厅，静静地坐在最后一排，拿着
笔不停地画着。我凑上前一看，一幅
大会场面的素描在很短的时间就在
他的手中完成了。我惊叹这位老人
的绘画才华。

高莽老师的人物肖像画很有特
点。在他众多的画作中，我最喜欢一
幅《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的作品。

谈及这幅画的由来，高莽先生在
2013年1月25日送我的《飞光暗度——
高莽散文随笔精选》中曾有过描述：

1981 年 9 月，巴老前往法国，路经
北京，下榻前门饭店。那天我把一张
小墨画像带去。我想，老人如对画像
予以肯定，希望他在画上题几个字。
巴老看后，对画像表示满意，但说他
很少用毛笔写字，这次更不敢用，怕
把画像弄坏了。然后又说让他想一
想 。 当 时 曹 禺 夫 妇 和 邹 荻 帆 也 在
场。大家交谈时，巴老一直未语。突
然间，他站起来，问我：“你带毛笔了
吗？”然后走到临窗的桌前，让我展开
画像，又欣赏了一阵，便在画的右上
角处写了一行字：“一个小老头，名字
叫巴金。”这一行字写得特别别致，极
有韵味。题款左边又写下当天的年
月日。在座的人都叫好。巴金脸上
一片笑意。后来，朋友们在我家中看
到这幅画时，奇怪我怎么竟敢称呼巴
老为“一个小老头”。我立刻感到不
妥，想了几天，决定为巴老刻一枚印
章，盖在年月日的上边，以示题词出
自巴老之手，并非晚辈狂称。

生活中的高老也非常可爱，我印
象 最 深 的 就 是 他 对 自 己 胡 子 的“ 折
磨”。2013 年上半年，高莽老师突然
开始蓄胡须。一次我去他家中探望，
商谈他的“历史之翼——高莽历史人
文肖像画展”事宜。高老开门后，我
陡然看见他的新造型，很是诧异：“高
老，您这是为了让自己更加充满艺术
家的气息？”他笑着摸着胡子说：“那
倒不是，每天刮胡子太麻烦，我就干
脆蓄起来。我这几天每天看看，感觉
还挺好。你觉得咋样？”我说：“挺好
的，不过我要适应一下您这新造型。”

后 来 ，当 我 开 始 习 惯 高 莽 老 师
“ 新 造 型 ”的 时 候 ，他 却 又 来 了 一 个
“华丽转身”。一天，我去拜访他，当
门打开，依旧是那爽朗的笑声首先扑
面而来。可我看着高莽老师，总觉得
哪 里 不 大 对 。 高 老 怎 么 就 年 轻 了
呢？对了，胡子呢？胡子咋没了？我
握 着 高 莽 老 师 的 手 ，疑 惑 地 问 ：“ 高
老，您那飘逸的胡须呢？我好不容易
适应了，您咋又改了？”高莽老师摇摇
头不无遗憾地说：“没办法，胡子长长
了，我每天都要去打理它，否则老是
沾汁，人显得邋遢。我一烦，干脆剪
了。这样多好，清爽！”我笑着说：“挺
好！您这老虎洞那么大，也确实不需
要您这老虎胡须来丈量。”

说起高老的“老虎洞”，那可真有
的说。这“老虎洞”中，除了高老这只
虎，他的夫人也属虎，他的家中还有其
他许多不同形态的虎：花布的、毛绒
的、陶瓷的、琉璃的，躺着的、蹲着的、
趴着的，中国的、日本的、美国的、俄国
的……好家伙，整个一个世界老虎博
览会。就连门扉上都挂着书法家程与
天手书的“老虎洞”三个大字，还有著
名作家杨绛先生题写的“老虎洞”。高
老说他家是个“老虎洞”，叫我别怕。
我说：“只要我坐的不是老虎凳，我就
不怕。”高老听后哈哈一笑。

在客厅书橱的门上，我发现一张
极有趣味的《双虎图》。

两只老虎前后坐着，一只捂着眼
睛，另一只拿着药瓶。我走近去看，
上有题字：“高莽、孙杰老友留念 不
是害羞，是点眼药的恩爱。一九九八
年三月 华君武”。这是著名漫画家
华君武的杰作。他将高莽夫妇相濡
以沫、相守一生的情感在画笔的勾勒
中浓浓地表露出来。

也许正是这种“老虎”情结，让高
莽老师充满着童趣。每次，我来“老
虎 洞 ”与 高 老 聊 天 ，总 是 那 样 惬 意 。
高老喜欢听我摆龙门阵，喜欢听我讲
作家们新近发生的事，社会上最新发
生的有意思的事情。他跟我说：人岁
数大了，腿脚不大利索，出去的机会
也少了许多，老朋友只有电话联系联
系了。每每听到高兴处，高老总是发
出爽朗的笑声，那笑声让我真实地感
受到这位老人的真诚与内心的纯净。

现在，这位可爱的老人走了，我
又到哪里去听那爽朗的笑声？

高老，一路走好！

（编者注：高 莽（1926-2017），中
国著名翻译家、作家、画家，中国社会
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长期在各级
中苏友好协会及外国文学研究所工
作，从事翻译、编辑、俄苏文学研究和
中外文化交流与对外友好活动；同时
从事文学与美术创作。2013 年 11 月，
高莽凭借译作阿赫玛托娃的叙事诗

《安魂曲》，获得了“俄罗斯-新世纪”
俄罗斯当代文学作品最佳中文翻译
奖。2017 年 10 月 6 日，高莽先生在北
京去世，享年 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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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
制或转载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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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迷局
这是一部以民间借贷为题材的小说，以某基层法院

审理的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为主线，既有对民间借贷
这一社会现象的客观理性的法律评析，又有对金钱与人
情、爱情冲突的揭示。小说把抽象的法律规范融于真实
的故事之中，脉络清晰，法理情理入眼入心。同时本书也
是学习探讨借贷法律关系的辅助资料。

连载（三十六）

本栏目由文艺副刊部主办

编辑 李红笛

七十四

双方一番唇枪舌剑，之前料
想到的问题也都在法庭辩论中
提到了 ，不能到庭作证的王阿
三、田莹莹等都成了疑点。

最后，杨忠宣布：法庭辩论
结 束 ，根 据 法 律 规 定 ，现 在 由
当事人作最后陈述 ，原告最后
什 么 意 见 ？ 钱 益 取 说 ：“ 请 法
庭 支 持 原 告 的 诉 讼 请 求 。”杨
忠 道 ：“ 被 告 最 后 什 么 意 见 ？”
陈 其 回 答 ：“ 驳 回 原 告 的 诉 讼
请 求 。”杨 忠 征 询 双 方 的 意 见
后说：“原、被告是否同意进行
调 解 ？”钱 益 取 向 王 彩 凤 低 声
商量了几句，向法庭答道：“原
告同意调解 ，但要由法庭对基
本 事 实 进 行 简 要 认 定 后 再 调
解。”陈其说：“可以在法庭查明
本案事实的基础上调解。”杨忠
最后道：“下面合议庭休庭对本
案进行评议 ，评议时间大约需
要 30 分钟，现在休庭。”敲响了

法槌。

第十七章 分歧
七十五

合议室里，杨忠请大家发表
评议意见。

丁连斌说：“我认为本案应
认定为无息借款。第一，在借条
上没有写明利息。第二，田莹莹
的录音和胡平手机发给王彩凤
的短信，不能证明原、被告借款
明确约定利息的事实。从录音
的内容上 ，似乎双方约定有利
息，但胡平也提出了利息过高。
胡平发给王彩凤的信息，被告提
出，这是由于田莹莹自己的手机
没有电了，借胡平的手机发给王
彩凤的短信，我对此表示质疑，
不能认定这个证据。第三，即使
原、被告对本案的借款约定有利
息，也是约定不明确的，应当视
为不支付利息。因此，原告主张
有息借款，本人意见不予支持。
陆虎、王阿三到沈阳向何启德讨

债，那 60 万元债权虽然王、胡各
30 万元，但是借条只有一份，王
彩凤瞒着胡平，单独行使实现债
权 30 万元，这 30 万元不能归她
自己，应当属于与胡平共有，即
两人各为 15万元。”

七十六

杨忠说：“我认为本案原、被
告之间的 100 万元借贷是否约

定利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 第一，本案 100 万元是无

息借款 ，不符合客观事实。第
二，被告胡平向原告王彩凤借款
30 万元，胡平于 2009 年 1 月 2 日
归还王彩凤，双方都承认借款月
利 率 为 2% ，一 个 月 的 利 息 为
6000 元 ，而 王 彩 凤 称 她 的 借 款
通过田莹莹的银行账户汇给胡
平，数额为 29.4 万元，另有 6000
元用现金交付给胡平，胡平在庭

审 中 说 没 有 收 到 这 6000 元 现
金。这里是否可以判断一个事
实，就是王彩凤已经在借款之前
收取了胡平一个月的利息 ，即
6000 元 ，实 际 交 付 给 胡 平 的 借
款为 29.4 万元？另一笔，也就是
本 案 的 100 万 元 ，原 告 王 彩 凤
称，这 100 万元借款的期限为 3
个月，月利率为 3%。胡平借款
后并没有支付前 3 个月的利息，
也就是在约定的 3 个月内没有

支付利息。该 100 万元借款，王
彩凤是否也在借款之前预先扣
除了 3个月的利息？

“ 第 三 ，本 案 原 、被 告 为 何
没 有 以 书 面 的 形 式 明 确 约 定
利息？

“ 第四，对本案借款利息的
认定问题，原告提供的借条，并
没有写明利息和利率的计算方
法 ，在 证 据 上 可 以 认 定 ，本 案
100 万元借款没有约定利息的
文字依据，这个法律事实可以得
到认定。我的意见：原、被告对
本案的 100 万元借款约定的月
利率为 3%可以予以认定。”

丁连斌与沈菊交换了一下
眼色说：“但我认为，本案原、被
告即使约定利息，也是约定不明
的，法律已经明确规定，对公民
个人之间的借贷没有约定利息
或者约定不明的，视为不支付利
息，我还是坚持本案借款为无息
借贷的意见。”

沈菊说道：“我也坚持与丁
连斌相同的意见。”

第十八章 真相
七十七

合议庭人员在审判台上入
座后 ，审判长杨忠敲响了法槌
宣布：“现在继续开庭。本案经
过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 ，合
议庭在认真听取双方当事人及
其代理人就本案事实、证据和
适用法律等方面的意见后 ，进
行了认真的评议。在评议中依
据法律规定，运用经验法则、逻
辑规则，以法官职业道德、良知
和理性 ，对本案证据和事实作
出判断认定。”

1910年，丹麦人与中
国同事在大孤山留影。右
一是聂乐信小姐,在她身
旁的是丹麦牧师柏卫先
生，左一系其夫人米娜，左
二 是 丹 麦 教 士 郭 慕 深
Karen Gormsen小姐，系
安东基督教女子医院及育
婴堂的创立者。

清末，丹麦传教士在安东天后宫
街建立的基督教医院，俗称丹国医
院。

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

双虎图


